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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回第十一回     惡姻緣群牛喘月　巧會合眾犬留花惡姻緣群牛喘月　巧會合眾犬留花

　　

　　詩云：誰家門巷舊垂楊，繫馬棲鴉覆短牆；不是關心休折取，絲絲葉葉盡離腸。 
　　趙雲客既脫網羅，朝夕孜孜？L？L，攻習文章，指望一舉成名，報恩雪恥。這也是天緣大數，未可輕易表白。想起一段流離，無
非為美人情重，弄出這般困厄。正是：不因漁父引，怎得見波濤。 
　　雖然如此，但要郎情女意，兩邊認得真，縱使相隔天淵，也有乘槎會面之日。若是女子有情，那郎君只算得順丰采花的意思，丟

了那個，又想別個。緣分順湊的還好，倘然有些隔礙，便要放下愁腸。李十郎之負心，黃衫俠客也看他不過。若是男子有心，那女人

只有做癡漢等婆娘的模樣，可以嫁得，就隨了他。若還掣肘，不如隨風順舵。 
　　章台柳之攀折，縱有許俊，何補於失身？所以生死交情，其實難得。 
　　自云客陷身荒驛，那廣陵城裡四個美人，私下做的事，向來瞞神欺鬼，並不曾在人面前，說半句「我要跟趙雲客」的話。又是名

人要顧體面。名人自有父兄，雖則青？F偷情，說盡山盟海誓，也只是兩人的私語。就如做戲的，兩邊擔扯一番，便要當真起來。說
又說不出，行又行不得。被那嚴父嚴兄，尋一人家，叫一肩花花轎，推擁別家去，做個鶯鶯嫁鄭恒故事，任你表兄人才絕世，也只好

為郎憔悴，卻羞郎而已，為之奈何？不知真正情種，全不把這段話文騙得他的身子動一動。玉環寄書之後，終日叫孫蕙娘歸家，打聽

回音。 
　　一日，愛泉與兒子忽地歸來，正值蕙娘在家。心上天悲又喜，喜得那趙郎的信息，有了幾分；悲得那趙郎的肉身，何時見面？連

忙喚母親：「爹爹與哥哥回來了，快備晚飯。」 
　　愛泉與兒子進了酒店，卸下行裝，先要吃些熱酒。蕙娘便把熱酒與他吃了。 
　　老媽問道：「那趙大官可曾解到？」 
　　孫虎道：「解到了，正在驛中，少了盤纏，虧得父親到來，才不曾吃得苦。」 
　　蕙娘問道：「他家的書信，曾付與他？你們回來，那姓趙的可也苦切麼？」 
　　愛泉道：「那趙大官始初見了家信，有些傷心的情狀，及至看了書，又收了銀子衣服，倒歡天喜地。說道，他見的驛官，甚好說

話。既有了這項銀子使用，即日也要尋個脫身之路。他說不久歸家，還要親自來謝我。不知他心上，可是誠實的話。」 
　　蕙娘聽這一番信，又把愁腸略放下幾分了。當夜睡過。 
　　次日清早，收拾停當，仍到王家府中去。玉環掛憶趙郎，如癡似醉，淚痕在竹，愁緒縈絲。一見蕙娘，便想攜手，私下問道：

「你兩日在家，何故不來？那寄書的曾有消息否？」 
　　蕙娘把父親昨夜歸來的言語說完，又道：「幸喜他身子不曾受累。若能夠今年就得脫身，我們的事便可穩當。」 
　　小姐新愁舊恨迸在心頭，縱使雲客即立面前，還訴不盡百般情緒。何況口傳虛信，怎解得他萬種思量？只有吳絳英的心，正像趙

雲客往那裡去了，立刻就回來的一般，也不十分牽掛。但要經營後日，先嫁趙郎，恐怕他兩個先占了滋味，故此心忙意亂，專待雲客

到家，全不閒思浪想。聞知蕙娘好話，信以為實，說道：「只要趙郎不死，這段親事，那怕走在天外去，遲幾日，也不妨。」 
　　那絳英便是這樣。誰想他的哥哥在家，提起此事，深為愧恨。思想吾的妹子前日醜事，已經使我無顏，萬一再撞一個冤家，叫我

如何擺脫？不如及早尋下一頭親事，完這孽債。成禮之夕，就要新人結親。 
　　絳英私想道：「我與趙郎情深似海，況且已經著身一夜，不比玉環空來空往。做女子的既是以身許人，便如士卒隨了將官，任他

死活存亡，一惟聽命，安有更改地方再跳營頭之理？若今生不能嫁趙郎，惟有一死，圖個夢中相會，這也是姻緣簿上，有這一段遇而

復失之事。」 
　　正是： 
　　欲知別後相思意，盡在今生夢想中。 
　　絳英想到此處，不覺柔腸千結，進退無門，只得從暗裡大哭一常挨過幾日，媒婆來說，吉期已到。日間行禮，夜間結親。花轎出

門，一境到岳廟前大宅裡結親的。 
　　到了正日，小牛打扮新奇，只道紅鸞照命，絳英心腸慘裂，有如白虎纏身。 
　　默在房中，思量一計道：「料想此番，不能脫空。我若懸樑高掛，倘被他們知覺，救得轉來，終是不妥。不如乘他忙亂之時，做

個金蟬脫殼之計。」 
　　外面歡歡喜喜，只像要出去的模樣。到了黃昏時分，先打發梅香往王家，謝別夫人小姐。外邊行禮盤盒，陳列紛紛。鼓樂喧天，

牽羊擔酒。吳家大小眾人，各各忙亂，擁擠前門。又要收盤盒；又要討賞封；又要備酒席，只存兩個婆子，相伴小姐。 
　　絳英急要脫身，騙那裡人家不當穩便，除非鄉間還好。就央幾個媒婆與妹子說親，又吩咐道：「城裡的人一味虛文，全無著實。

倒是各鄉財主，有些信行，可以做親眷。」 
　　媒婆承命，往鄉間說親，那各鄉盡曉得吳大是個名士，俱要攀他。只見不多時，媒婆便話一家，來對吳大道：「有一家財主，住

在大儀鄉，姓牛，家裡雞鴨五六百，母豬一二十，米麥幾千斛。他還有一所大房子在岳廟前，只是有句話。他家官人長大，本年就要

成親的。」 
　　吳大道：「這等極好。」 
　　便撿下吉日，先去拜門，即日行禮成親。吳大叫兩個使女，來到王家，候絳英回去，說道：「相公把小姐攀了鄉間牛家。成親日

子也檢定了，請小姐回去住幾日，好收拾出門做新人。」 
　　絳英聞知此話，嚇呆了半晌。玉環私在房中，拍絳英肩頭道：「你今去做小牛的妻子了，不與我做同伴，那落花流水之意，如何

拋卻？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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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蕙娘又在旁邊道：「那於官人不知氣味如何。可不辜負了小姐一片花容。」 
　　兩人如諷如譏，把一個絳英氣得渾身麻木，口裡疇躇道：「此去也不妨，我自有主意。但是你們後日見了趙郎，須把我這一段念

頭與他說幾句。」 
　　不知他主意何如，辭了王夫人，竟上轎子，向自己家裡去。絳英到家，住了幾日，看看吉日漸近，向兩個婆子道：「我家哥哥嫂

嫂，做人極其慳吝。因我沒有父母，凡事草率不成規矩。你們兩個須是乘他忙亂之時，也出去先討些賞封。若待我出了門，一毫也沒

有的。」 
　　兩個媒婆，聞得這話，火急走出房門，挨身去擠在外面討賞。絳英獨自一身，將包頭兜好，身上換一件青布舊衣，又將束腰一

條，緊緊束住，竟向後門急走出去。家人也有撞見的，只道是家裡別人要拿甚麼東西，全不揣著。 
　　絳英在暗中，一路前行，信足所至，不想到了安江門，他也不知那裡。幸得城門尚未關鎖，絳英竟自出城。一路前來，漸近廣陵

驛，立在官河岸上，想道：「這所在才是我結親之所。更深夜靜，無人知覺，河伯有靈，今夜把我吳絳英的精魂順風兒牽去。」 
　　此時在吳宅廳堂，毛坑鼠洞裡都在尋找，那裡見得絳英小姐？牛家人馬，連忙報知老牛，喚粗使數十人，親到吳家，只道設計哄

他財禮，把吳家傢伙打得粉碎。 
　　吳大捶胸跌足恨道：「不但養女是賠錢之貨，如今賠氣賠家私，也還不停當，必定明日少得經官動府，央些親友私下講和，還他

茶禮。」 
　　只苦了送親迎娶的閒人，自白凍了一夜，湯水也沒得吃。籠燈火把，人馬轎傘，打得七零八落，豈非笑話？世上財主，喜歡攀有

名望人家的，請看這個榜樣，切不可輕信媒婆之口。吳大氣惱，小牛敗興，這段話文不過如此。 
　　且說絳英小姐，走到河邊，將要投河，悲悲咽咽，便尋死路。看官們曉得的，但凡女子的盡頭路，止有投河一著。就像戲文上有

個錢玉蓮投江故事，有人來救，後面還有好處。若無人救，也便罷了。這也是私情中的常套，不足為奇。 
　　但是絳英所處之地，又自不同。若是一到河裡，就直了腳，倒是清淨的事。 
　　萬一驚動眾人，撈摸起來，死又不死，送到吳家，這般顏面，反覺不雅。即不然，遇著過往客船，一篙帶起，貪利的把你做個奇

貨，說道全虧他救命，要扯住了詐銀子。貪色的，頓起邪心，載到別處去，做些勾當，如何脫白？絳英這一番算計十分倒有九分不

妥。 
　　不想孤零一身，將次下水，岸上攢住十數隻惡犬，絳英的布衣，被犬牙咬住，一時倒難脫身。絳英心忙膽怯，彷徨無措。河裡忽

撐一隻小小官船，傍到岸邊來。船頭上立著一個老人問道：「甚麼人孤身獨立？」 
　　絳英為犬圍住，進退兩難，被行船水手女一把扯到船上。老人見是一個女子，道是：「你這個女子，獨立河邊，莫非要投河的

麼？」 
　　你道問絳英的老人是誰？那是獄官秦程書，任滿起身，載了家小，正要進京，再謀一處小小官職。當夜泊船安江門外，次日早

開。船內女兒秦素卿，聽見外邊有女子投河，他是生性豪俠的，飛跑到船頭上來，見了絳英，一把手就扯到船艙裡去，吩咐手下人，

不要驚動岸上人。他既要投河，必定其中有個緣故，且把船開了，再泊下些，明日絕早開去。岸上人為犬聲熱鬧，只道官船過往，全

不曉得女子投河一節。 
　　素卿見了絳英，說道：「好一位女娘，為何干這拚命的事？」 
　　絳英泣訴道：「奴家也是好人家女兒，自小得知些節義。只因少時喪了父母，兄嫂無情，把奴家自小攀的一家丈夫，欺他貧弱，

將他陷害，配驛到京裡，另擇一家財主，欲賣奴家，今夜來娶。奴家不忍改節，故此私自投河。」 
　　素卿俠氣勃發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「有這樣屈事。我正要到京，不管長短，帶你進京尋覓丈夫。一應盤費，在我身上。我且問你，

丈夫姓甚名誰？」 
　　絳英道：「奴家丈夫姓趙，字雲客。」 
　　素卿耳邊忽提起「趙雲客」三字，想道：「這也奇怪。我在衙裡相逢的那趙雲客，他被人陷害，問罪進京。我相遇時，他全然不

說有妻子。怎麼這個女子說起，又有個趙雲客？且在路上細細盤問。若果然是他，倒好做個幫手。」 
　　看官，你道秦素卿家住湖廣武昌府，那秦程書任滿，自然打發家小回家，自己進京，再圖官職。為甚把家小一齊帶到京裡去？不

知他的一家進京，盡是素卿的妙計，專為要尋趙雲客，故此定個主意。 
　　素卿因父親解任，私下算計道：「竟歸武昌，便與趙雲客風馬無涉，今生安有見面之理？難道一番恩愛，丟在空裡不成？」 
　　便與母親商量道：「爹爹進京，大哥正好圖功名之路。聞得要帶二娘同去，叫我們母女兩人歸家。想起來，家裡有甚好親眷？我

們一家人，倒分做兩處，這事成不得。不如一同到京，得了官，一同再到那裡去方好。」 
　　素卿的母親聽見這話，對秦程書道：「我一家親丁，只有六日，若要分兩處，決然使不得的。且同到京裡去，再作道理。」 
　　程書素怕奶奶，吩咐一聲，就如令旨，不敢違拗，所以同往京中，正好遇著吳絳英。絳英是個才貌兼全的，不比素卿直性，路上

待人接物，極其周到，便是秦程書夫婦，甚如敬重，就看做女兒一般。倒嫌自己的女兒，來得粗辣。你看這兩個美人的心腸，待雲客

也算真切。不知趙郎後日，把他如何看待？倘若有一毫薄倖，這兩個主顧不是好惹的。他竟要唱出「恨漫漫，天無際」的曲子來了。 
　　看官們放心，那雲客是斯文人，這樣負心事弗做個。 
　　附言： 
　　餘刻此畫未竟，裡中有狂士，偶於途中質餘。轉視之，不相識也。詢其姓名居止，且考其質餘之故。 
　　其人曰：「姓張。平生慕君才，有著作欲求正。故相問耳。」 
　　終不告以名字，因於腰間出銅印一枚為贈。餘英而受之。翌日，於其居旁有相識者來語餘，言其人少好學，多聰慧，家素饒。為

兄所敗，遂得狂疾。曾一見餘此書，心甚契焉。 
　　餘驚謝曰：「是何言與？餘困雞窗有年，今且為絳帳生涯，旦夕佞佛，何狂生之見慕若是？」 
　　未　月，聞其人以戲水死。嗚呼！餘與張素無交契，特以扈言之故，念餘不罡。夫世之面交而心誹者，見富貴則趨之；見貧賤則

棄之；見頌德政之俚言，假道學之腐語，則群和之，見風月閒情，則共訕之。豈能如狂生之語，真而情懇也哉？惜未嘗以全書惠狂

生，而淹然長逝，餘其有餘憾矣夫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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